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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潮州歌册是我国一种比较特殊的地方曲艺和民间文学形态，其最大特色是具有女性文化的特

质。《潮州柳知府全歌》的故事是在借鉴和改编明代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对潮州本地一则传闻进行的具体

化。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等上优于原小说。其叙事特色主要有二：一是叙述声音的高度凸现，二是采取

复调式的叙述方式。作品具有社会学、民俗学上的认识意义和文学上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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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潮州歌册概说

潮州歌册是流行于闽南方言区的一种民间说

唱艺术，它起源于清初，盛行于清末至上世纪50
年代，流行地区的范围大致包括现今粤东潮汕三

市 （汕头、揭阳、潮州），汕尾市的海丰、陆

丰，梅州市的丰顺、大埔，福建省漳州市的东

山、诏安、云霄，以及台湾南部、澎湖列岛等

地，并传播到东南亚各国潮人聚居区。在闽南地

区也被称作“东山歌册”。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出版大型图书《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

州歌册卷》 全七十册，共收录了歌册 130 种，

1400余卷，这是第一次公开整理出版潮州歌册，

极具文献价值，是研究地方曲艺和民间文学的重

要资料。当然，现今尚有歌册散落于民间，而已

散佚的数量更远大于被辑录的。2008年，潮州歌

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名录”曲艺项。

作为一种说唱艺术，潮州歌册类似于弹词，

但其与弹词以及流行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江

一带的木鱼歌不同的是，说唱时没有乐器伴奏，

缺乏固定的音乐规范，它的演唱，实际上是一种

依着字音的高低曲折来行腔的自由“读唱”［1］。

它的格式通常是“七字一句，四句成一组，每组

押韵，连续同韵，也可以转韵，都是潮州的口头

韵，浅白，顺口，多用平声。”［2］一册在手，略

通文字的人都可以读唱，除极个别情况外，基本

没有专门演出的艺人，也不用固定场所，一人读

唱，其他人可以一边聆听一边干活，娱乐工作两

不误，所以深受潮汕妇女的欢迎，被称为“女

书”“闺中文学”“潮汕女性文学”，其最大特色

是具有女性文化的特质。根据前人研究，潮州歌

册的特质有如下几方面：歌册主要通过女性谱系

传承；传唱者是女性；在女性间流传；体现了传

统女德教育观念；是女性的娱教方式等。［3］由是

可知，潮州歌册是我国一种比较特殊的地方曲艺

和民间文学形态。

研究显示，对潮州歌册的搜集与整理始于上

世纪 2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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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 90年代，潮州歌册部分现存作品三次得到

了 搜 集 和 重 印 ， 其 中 潮 籍 学 者 薛 汕

（1916-1999）在搜集和保护这一宝贵的曲艺遗产

上不遗余力，居功甚伟，如果没有他，也许就没

有后来《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

的出版［4］。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谭正璧、

谭寻出版《木鱼歌·潮州歌叙录》，薛汕写有《书

曲散记》，较早研介了这一地方曲艺；90 年代

初，饶宗颐先生倡导“潮州学”后，潮州歌册研

究得到重视，本土学者郭马风、吴奎信等出版相

关专著；近 10年来，学者从方言、民俗、社会

史、女性文化、民间文学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

队伍不断加大，已有年轻学者以此为题目做硕、

博论文；而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民间文学，潮州

歌册甚至被写进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

国文学史》（下卷），引起了域外文学研究者的关

注。但总体而言，潮州歌册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对它的研究一般也侧重于文化性研究，而把

它作为民间文学，真正深入作品，具体剖析其文

学艺术特色，以揭示其广受欢迎的原因的不多，

例如本文研究的对象便是如此。

《潮州柳知府全歌》［5］作者无考，如同其它

歌册作者一样，不外是落第秀才、账房先生或教

戏先生等。至于出版于何时？也一样没有具体注

明。不过，我们从其刊刻的出版商的名号里可作

大致的考证。其封面题为“李万利出板”，而卷

首刊语题为“王生记藏板”。李万利书铺开设于

清代咸丰至同治年间［6］，王生记稍后，“是由西

马路同安里王源大于八十多年前创办的，店址在

府前行走李万利斜对面（柳衙巷口北面）第三

间。”［7］据此可知王生记约开设于宣统年间。“王

生记藏板”说明这部歌册最先由王生记出版，不

过“潮汕沦陷（1938）后，歌册便无销路，（王

生记） 只印制一些阴历通书”，从其封面题为

“李万利出板”看，王生记把这部歌册转售给了

李万利，由李万利继续出版（李万利书坊没有间

断、倒闭，一直经营到20世纪50年代）。王生记

开设之初店面即在现今“柳衙巷口北面”，其所

聘请的作者应该受到古府第“柳衙”的灵感启

发，不知是出于噱头还是为了加强故事的真实性

意图，他把歌册中人物“知府”安姓为“柳”，

从而把作品的人物和府宅与现实中的府第联系了

起来，创作出这部作品。由是我们可以推知，

《潮州柳知府全歌》出版于王生记开设初年，即

清末民初。其出版时间迄今大概有上百年了。

二、《潮州柳知府全歌》的故事构成

（一）故事概要

《潮州柳知府》共 5卷，约 3700行，写的是

知府夫人与和尚偷情后遭丈夫杀奸的悲剧故事。

明代嘉靖年间，山东人柳岳钦 （歌册中作

“嵌”，为“钦”字的异体）被任命为潮州知府，

带着年轻夫人曾氏赴任，到任不久柳上京出差，

差事完成后又被当朝丞相严嵩邀为公子家庭教

师，羁京两年。夫人曾氏无子，不免寂寞无聊，

因为想领养孩子，到潮州西湖绍安寺求神问佛，

被住持妙师胁迫奸宿。曾氏回家后托信邀妙师到

柳府相会，并留宿府中数月之久。柳岳钦回家不

久后发现房内床帐顶上的唾干，疑有外人留宿

过，通过逼问丫环秋兰，得知夫人与和尚奸情，

心中大怒，先将秋兰淹死于府中莲池，对外诈称

秋兰失足跌落池中；并设计于生日那天暗害夫

人；而夫人也因与和尚日久生情，在和尚的授意

下用毒药和小刀两次想谋害亲夫，都被柳知府躲

过；生日宴会结束后夫妻共饮时瓶中酒空，柳要

夫人到酒桶里取酒，把夫人推入大酒桶中淹死。

然后寄柩于绍安寺，在棺中放入金银首饰等陪葬

品，指使盗贼蔡金侦察绍安寺，得知寺中仍囚禁

不少妇女、聚众淫乱且数十僧人武艺高强后，写

信给广东按察院吴大人领兵前来缉拿。为了师出

有名，先让蔡金盗出棺中陪葬物，反而指责和尚

偷盗拒捕，按院领兵攻入寺院，活捉了妙师，凌

迟处死，救出被囚妇女，并放火烧了绍安寺。

（二）选材及来源考

谭正璧、谭寻认为潮州歌册的题材不外乎四

类：一是出于作者自己的构思，二是采自民间的

传闻，三是改编自通行的戏剧和小说，四是和其

他说唱文学相互袭用。本故事自然被归为第二类

即取自本土民间传闻［8］，乍看也颇有道理。首

先，人物写的“潮州柳知府”的故事。其次，故

事发生地点处处都出现潮州府城的地名和景点。

“绍安寺”即现潮州西湖寿安寺，是潮州西湖最

大寺院，始建于宋代，明万历年间重建，是民众

求神拜佛重点寺院，名气仅次于开元寺；“绍”

与“寿”在潮语中一音之转，当地人家读的仍是

“绍安寺”。而柳知府的公馆柳公馆就坐落于现今

的“柳衙巷”。卷一写曾氏留宿绍安寺时饮酒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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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景致：“前面就是笔架山，长流溪水涌红泉。

湘桥春钓终久在，鳄渡秋风景万般。北阁佛灯今

已无，万斤金钟投落河。凤台时雨在前面，西湖

渔筏可掌竿。韩祠橡木有一丛，古玩等在潮州

间。”除了潮州开元寺外几乎写到潮州八景。

再次，事件取自潮州本地传闻。饶宗颐先生

父亲饶锷先生（1891-1932）最早记载了有关的

传闻，在其《西湖山志》卷四古迹“寿安寺”条载：

县志云：寿安寺在湖山麓，宋朝州学旧

址，初为净慧寺，万历间知府徐一唯同郡人

唐伯元即旧址重建，改名寿安寺，今废。锷

按，今九天娘宫即寺之废址。其左旁有危垣

巍立，犹具规模。俗以寿为绍，呼为绍安

寺，讹其音也。相传寺有僧与邑令高某嬖妾

有私，情好妮笃，寻为令觉，愤甚，佯为不

知，而阴以他事致妾死，停柩寺中。复命人

揭言妾为令所宠，死时棺中实满金银无算，

僧果闻而涎之。夜潜发棺，无所获，大恐。令

侦得其事，率众围寺捕僧，坐僧盗棺中物，置

于法，并焚其寺。今之遗垣即其余烬也［9］。

蔡绍彬《潮州俗语集》中歇后语“回匠（和

尚）合阿奶（官府夫人）——个好个愿”条释

云：“传清代潮州西湖寿安寺僧李昌与高知府妾

朱娇儿通奸，此喻两厢情愿”［10］。其在《潮州俗

语故事》更把这个故事具体化［11］，这个故事的

人物、情节等因素与歌册所写很不相同，说明其

并非来源于歌册，这一传闻自清初以来通过口口

相传流传到当代。《西湖山志》刊行于民国十三

年（1924），饶锷先生与《柳知府》作者属同时

代人，这则按语未说明故事发生年代，所提到的

是寿安寺僧与邑令高某嬖妾私通事。饶先生与歌

册作者都知道这一传闻，可证从清初以来这一故

事就在潮州城流传；蔡绍彬点出故事发生于清

代，此僧人俗名李昌，潮州本地人，县令妾名李

娇儿，两人青梅竹马，本有婚约，后李昌家因发

生重大变故，李娇儿父亲势利，解除婚约，李昌

无奈，到寿安寺为僧；李娇儿后来嫁与县令高某

为妾，却与李昌在寺中重叙旧谊，干柴烈火，打

得火热。此事做多了终被人发现，所以才有了这

个著名的歇后语。至于故事的后续部分则与饶锷

的按语交代的差不多。

经查考，雍正及光绪所编两种 《海阳县

志》，均未见明清两朝录有姓高的县令（包括知

府），县丞倒有一个叫高象璧，康熙二十一年

（1682）任，长洲人［12］，是否此人无法断定。除

《西湖山志》外，笔者手头所掌握的明清方志等

所有文史资料，也无该故事相关记载。与此紧密

相关的寿安寺在明万历重建后，何以废，废圮于

何时，也没有相关记载，到雍正《海阳县志》只

寥寥数字“在湖山麓，宋州学旧址。久废”。值

得玩味的是，清初经战火和海禁迁界而被毁的寺

院，到康熙雍正年间，因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好

转，潮州各地乃至西湖山众多寺院都得到兴建或

重建，唯有原规模最大的寿安寺反倒废圮依然，

无人问津，直至当代才重建。或者寿安寺僧真的

发生过和尚与女人私通事，官府对此讳莫如深，

亦未可知。但如果真的发生在高象璧身上，则相

去才50年左右，似不能标为“久废”。所以，在

新资料发现之前，并不能坐实这个故事的真实

性，更不能认定男主角是高象璧。传闻就是传

闻，既可能是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也可能张冠

李戴，也可能是滚雪球越滚越大等等，其中真相

到底如何，已经无从细致探究了。但是，这一传

闻在潮州本地一直流传至今并颇有影响，还产生

了一个独有的方言歇后语，“回匠（和尚）合阿

奶——个好个愿”，却是确实无疑的。清末民初

的歌册作者据此为原型创作了本歌册，使传闻具

体化，的确投合了受众的猎奇心理。

然而，对明清小说稍有研究者，读了上述的

故事梗概便会知道，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明显有

通行小说的改编痕迹。主要来源于明代话本小说

集《欢喜冤家》第四回“香菜根乔装奸命妇”。

两者写的都是夫人与外人偷情，最终因暴露

了蛛丝马迹而被丈夫识破，身败名裂，其关捩点

都是那块床帐顶上的唾干。

《香菜根乔装奸命妇》（以下简称 《香菜

根》）写的是陕西巡按张英新娶了姓莫的夫人

后，不久即赴任，漂亮的新夫人在家中无聊，就

到附近华严寺拜佛游玩，迷住了一寄宿在寺的广

东卖珠客丘继修（香菜根），丘男扮女装进入了

张府，假意兜售珠宝，夜宿府中，与莫夫人发生

关系。夫人贪欢，留丘继修府中奸宿，两年后张

英回家，发现了床顶上的唾干而起了疑心，追问

夫人，夫人辩解不得。张英于是逼问丫环爱莲，

得知真相后怕其通风报信而淹死了她。几天后夫

妻吃酒时张英把夫人莫氏淹死在大酒桶里，寄柩

于华严寺，棺里装金银首饰，夜里指使家人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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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金银放在丘继修房里，就将丘继修捉了送到洪

按院处。丘为了不暴露与莫夫人的私情而情愿屈

打成招，洪按院觉得有疑，夜梦使女爱莲对他说

了“夫人有泄，清宵打落酒楻中。使女无辜，白

昼横推渔沼内”两句话，故重审了丘继修，使案

情得以大白。洪按院最后判案，丘继修奸犯命

妇，处死；张英杀婢，又开棺赖人，治家不正，

奏请将其罢职。

《香菜根》 原出 《廉明公案》 上卷“人命

类”《洪大巡究淹死侍婢》（下简称 《洪大

巡》），是治明清小说者所周知的，两者的人物

设置、情节安排等大同小异。但一是《香菜根》

的篇幅大大扩展了，《香菜根》一万多字，《洪大

巡》不到《香菜根》四分之一；二是《洪大巡》

作为公案小说，篇幅中近半讲的是洪按院判案过

程，而对主人公偷情过程写得非常简略，所以歌

册的故事来源只能是前者。

由是可知，《柳知府》 的题材来源其实有

二，潮州本地传闻和明代话本小说，是在借鉴和

改编明代话本小说《香菜根乔装奸命妇》的基础

上，对本地传闻进行的具体化。

（三）《柳知府》与《香菜根》故事人物及情

节的比较研究

1．角色配置

《柳知府》人物设置除了一个角色之外，其

他几乎是《香菜根》的翻版或移置。《柳知府》

中的知府柳岳钦就是《香菜根》的张英，曾氏就

是莫夫人，丫环秋兰就是爱莲，吴按院即洪按

院，只有男主角作了改变，从一个寄居寺院的卖

珠客丘继修变成了寺院住持妙师。也就是说，歌

册把《香菜根》中的人物角色嫁接到了地方传闻

中的各色人等身上。

2．人物描写

《柳知府》更加具体，性格刻画更鲜明丰富

生动。主要人物如柳知府的沉着冷静、老谋深

算，妙师的无所顾忌、敢于反抗，曾氏的多情善

感、寡弱耽欲等性格特征，都被刻画得栩栩如

生。妙师和曾氏作为违背封建伦理道德的叛逆

者，是作者力图批判的对象，但在实际行文上却

表现了他们性格的复杂化，而不是简单的丑化。

这主要表现在其大幅增加了心理描写，从而揭示

了人物内心世界。例如卷一写曾氏夜宿绍安寺被

和尚持刀胁迫奸时：“曾氏听着魂魄无，想着到

此亦难逃。不如从了伊这事，免用性命丧南无。

千怨万怨怨夫君，往京吊廉（公干）一年春。舍

心在许（那）不回返，致使妾身到寺门。……不

从一定性命丧，到只（这）亦是天安排”，把曾

氏那种惊吓、埋怨、无奈、听命等复杂心理写出

来了，说明她本来亦是好人家出身，身为一个弱

女子此时也是被迫无奈的。第二天她与丫环被放

回家后，仍然又气又怨又恨，结果很快病倒了。

丰富的心理描写全书随处可见，从艺术效果而言

就是借鉴了戏剧表演中的独白，让人能够走入人

物的内心世界。因下文还将涉及，为避免重复在

此暂先带过。

3．情节安排的合理化和矛盾冲突的强化

由故事梗概可知，两者似乎在大的情节安排

上一致。但《柳知府》起码在三处作了有意义的

合理化改动或增加。

第一处，是曾氏被骗留宿寺院并被和尚妙师

胁迫奸宿，这不同于《香菜根》仅是引起丘继修

的觊觎并乔装偷情。作为出家人，“不邪淫”是

其根本大戒，偷情都不被容忍，何况强奸。作者

选择这一民间传闻来作为题材，本身就是为了突

出对某些胆大妄为、不知死活的破戒出家人的憎

恶和批判。

第二处，就是奸情暴露的关捩点——那块床

帐顶的唾干的细节描写。这在《洪大巡》已经提

到，但《洪大巡》作为公案小说，篇幅中近半写

的洪按院判案过程，对主人公偷情过程写得非常

简略，“一日昼寝，见床顶上有一块唾干”，唾干

细节仅是一笔带过，似乎情有可原；而作为世情

小说《香菜根》，这一细节居然也没有上文，就

出现得非常突兀，“张英因辛苦，睡至已牌，方

欲抽身，把眼往床顶上一看，见一块干唾，在床

顶之上”。那么请问，为什么丘继修会把唾沫吐

上床帐顶去的？是他个人的生活习惯吗？说不过

去。退一步说，即便丘吐了唾沫，难道莫氏在张

英回家前没有发现并作清理？小说在这里就出现

了重大的叙事漏洞。歌册《柳知府》作者显然发

现了这个漏洞而作了合理化的艺术处理。首先说

明这是柳府中一间静房，并非曾氏的卧室；其

次，妙师被强留柳府时常常与曾氏吃得大醉，不

自觉地吐痰：“和尚不法罪滔天，日日食到醉迷

迷。自己床上去安睡，亦是该裁惹衬机 （事

情）。痰涎随起吐地中，吐在卧床帐顶间。时长

日久无关觉，吐得帐顶如花枝。后来正（才）会

柳爷知，除了恶僧丧身骸。此是后语且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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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册在这里很好地解释了和尚为什么吐痰

于帐顶，而夫人也始终未发现的原因，同时也设

置了悬念，为后来柳知府发现夫人偷情痕迹埋下

了伏笔。

第三处，结尾处强化矛盾冲突。《香菜根》

写一个孤身在外的卖珠客与夫人通奸，无权无

势，张英作为朝廷命官，诡设一计诬赖他，自可

将他捉拿归案，小说接下来便是吴巡按断案的事

了，结尾显得平淡无奇，无非是以吴巡案秉公断

案来作结，以显示其百姓青天的能吏形象。就叙

事而言，情节虽曲折，但冲突感不强烈，几乎没

有情节高潮，整个小说读来有虎头蛇尾之感。

而《柳知府》便很不同。卷四柳岳钦通过前

期派人侦察，得知绍安寺僧人数十，个个都有武

艺，平时也恃强凌弱，残害信众，寺中囚禁妇

女，本地官府不奈他何，就绕过潮州知府，直接

向省按院吴写信请求派兵前来镇压捉拿。卷五写

官兵数百人围寺，僧众拚死抵抗，最终无奈寡不

敌众，除妙师被活捉外，其余僧人全被杀死。这

一大段 64行共 450字，可谓是全书的高潮部分。

妙师不甘束手就擒，率领僧众负隅顽抗，被捕后

也敢作敢当，怒斥命官，并不贪生怕死。叙述者

本意是想反映寺院恶势力的强大凶悍，却同时衬

托出妙师的刚强无畏、敢于反抗的性格。

4．性描写淡化和自然人性表现的强化

《香菜根》敷演公案小说《洪大巡》而为世

情小说，与小说集《欢喜冤家》其它短篇一样，

其实主要从男女色情之事着眼的，所以存在不少

的性描写，其中一些细节描写尤为露骨。清代康

熙以后，《欢喜冤家》一直在禁毁之列。但书坊

仍屡次翻印，为了逃避官府的查禁，在翻印时常

改换书名。所以，它又有《贪欢报》《欢喜奇观》

《艳镜》等异名。而《柳知府》作为主要写给闺中

妇女唱读的歌册，作者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故对男女性描写上作了清洁化处理，完全看不到性

描写。写到男女交媾之事时都用“结凤鸾”“结和

谐”“结亲情”“春宵一刻”等套话一笔带过。

然而，性描写淡化并不等于自然人性、人欲

描写的弱化，相反，歌册中关于性欲渴求的描

写，相对于《香菜根》更有过之。男主角是六根

不净的和尚，女主角是久守活寡的夫人，旷夫怨

女，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潮汕歇后语中的“个

好个愿”正是这种强烈的性心理的贴切反映，带

有嘲讽又不失同情的的意味。对于和尚妙师而

言，对送上门的曾氏那简直是仙女下凡一般

（“又是仙女下降寺”），求爱不成就持刀迫

奸；而对于曾氏而言，一个妇女遭人凌辱，却反

而主动写信相邀伤害者继续幽会，把对方强留府

中，并两次阻止其离府，甚至以送官究治相胁

迫。此时的妙师变成了受胁迫者，对话中尽显哀

求、解释和好言相慰，与在寺院时的情势正好发

生了倒转。这种因为性不满足而导致的惊世骇俗

的“淫奔”之举，即便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仍然有

点不可思议，何况百年以前？可以说，全书在自

然人性、人欲描写上保持了极为强劲的张力，比

之铺张的性描写更为耸动耳目。

三、《潮州柳知府全歌》的
叙事特色及其意义

（一）叙事特色

本书的叙事特色主要有二：一是叙述声音的

高度凸现，二是采取复调式的叙述方式。尤其第

二点，相较于其它歌册作品，显得较为新颖独

特。二者互相关联，为避免无谓的重复，我们放

有一起讨论。

民间表演性口头叙事强调“讲”的行为，叙

述人的动作、声音往往得到突出的强调，具有明

显的表演性质。潮州歌册作为弹词、宝卷的流

亚，一直保留了这种叙事特点。话本小说本与歌

册同源，但学者又进一步了解到，明代的拟话本

不同于宋代话本小说，“到了明代，话本已明显

地脱离了说话表现的范畴而逐渐书面化，拟话本

成为专供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13］明代拟话本

逐渐向书面叙事靠拢，虽然保存有口头叙事的某

些痕迹，但就总体而言叙事行为已经弱化。例

如，拟话本强调叙述者动作的特征之一，是通过

议论或诗词公开表明自己对人物或事件的态度，

在《香菜根》也有所体现。小说开头先引一首近

800字的《半鳏赋》，然后又写道：“看罢一笑”，

以此来表明叙述人对张英丧妻鳏居之苦的同情，

引起正文。在进入正文后除间或用了几首诗词来

抒情议论外，叙述者干预事件的情形比较少。而

在歌册《柳知府》这里，几乎从开头到结尾，叙

述者高姿态介入事件，凸现叙述声音的叙述动作

比比皆是。

叙述人在叙事过程中处处高调干预故事，这

是叙述者的“声音”，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则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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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主人公的声音主要通过人物丰富

的内心描写和对话来凸现。曾氏被妙师迫奸，所

谓久旱逢甘霖，羞辱之余，却又向妙师发出邀

请，表明心迹：“……既经失了节，夫君无返员

（回家）。还望尔到府，再续旧约期。谁知无义

汉，一别音信希。不敢到府来，致意病相思

……”妙师赴邀，说明自己不敢到府是怕耳目众

多，到时性命难保；第二天就想回庵，曾氏发

怒，“看尔如此心障（这样）惊，庵中何必障生

（这么） 行！将妾迫奸从尔愿，被尔害病惨七

情”，甚至发出威胁：“尔若不肯住在只（这），

送官治罪不非轻！”和尚被吓住了，只好从顺了

曾氏，一住数月后，“且表和尚在柳府，一日想

起挂心情。自同到府几月间，夫人不肯吾回庵。

为情在这忘事佛，败坏佛门吾一人。况且夫人又

多情，不忍辞伊归回程。吾来徒弟又不晓，几月

不知吾影形……”再次提出回庵，又被曾氏大

骂，只得温言好语加以解释，并指天发誓：“我

若昧心来负尔，愿落□□受凌迟”，答应以后再

联系，曾氏才送他出门。卷五写曾氏被柳知府暗

害后停棺绍安寺，妙师夜奠曾氏：“亲身奠起初

巡酒，跪下柩前泪哀哀”，然后就换成五字一句

的歌行，共44句220字的大段独白，追忆他和曾

氏的爱情过程，追问曾氏为何而死，希望托梦

等，充分表现了他对曾氏的情意和哀悼，有点像

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一般。从妙师和曾

氏的对话及心理描写当中，传达出一个总的声音

就是：大欲当前，死也要爱，你情我愿，不顾一

切。充满着一种离经叛道的反传统精神和勇气。

我们具体看看歌册的复调式叙述。

卷一写曾氏入寺留宿被胁迫失贞时，上文曾

引述的那段：“曾氏听着魂魄无，想着到此亦难

逃。不如从了伊这事，免用性命丧南无。……”

已把曾氏作为一介弱女子那种惊吓、埋怨、无

力、无助的复杂矛盾心理写出，叙述人难道不知

这是人之常情？但他接下来的叙述声音竟是“可

恨翰林一诰命，贪生怕死失了身。臭名万古人传

言，输过世俗乡村人。又知守义能尽节，一死声

名万古香”。认为此时曾氏应该自尽不辱，做个

节妇，而不是贪生怕死，表现的不是同情和谅

解，反而是批判和谴责。

卷二讲到曾夫人从寺院回家后又气又恨又

怨，终于病倒，接着一大段三三七言句式的内心

独白式描写：“听鼓楼，初更鼓，思夫年余无回

家；丢下妾，空房里，清清冷冷难过夜；二更

鼓，泪悲啼，输过嫁个田舍儿；朝同食，夜同

寝，免用冷冷共凄凄；三更鼓，挑尽灯，恨夫在

京不回程……”叙述人表现出同情，展现了人的

正常心理乃至生理需求，并为后来曾氏发信邀请

妙师相会作了铺垫。妙师到府幽会后，又写到曾

氏与和尚的对话：“想妾嫁官真无益，不如嫁个

农夫儿，日日在家免分开，夫妻喜乐同唱随。你

想嫁了那官宦，一去做官就无归。想着起来恨满

胸，难怪与你来交情”，然而随后却评价她：“可

恨曾氏淫恶人，败祖辱宗舍门风。为情交通一和

尚，忘了一个做官翁。无顾伊身是翰林，共那和

尚太宣淫。”叙述人一方面能非常体贴地写出曾

氏的处境，转眼却对她的行为横加斥责。

与之相对照的，是叙述人对杀奸的柳知府的

无条件同情和回护。柳知府回府后，发现夫人与

他人通奸的痕迹，觉得家声受辱，不能忍耐，一

心要查明真相，置奸夫淫妇于死地而后快。先将

无辜的婢女淹死于池塘，后精心设计淹死曾氏于

酒桶，对外宣称是夫人取酒自个儿不小心，再以

赔葬物被盗裁赃于和尚并绳之于法，其心胸狭

隘，睚眦必报，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展露无

遗。然而，叙述人却处处站在他一边，为之辩

护。卷三写柳淹死婢女秋兰后说：“秋兰只个贱

婢儿，处死亦是勿（不会）屈伊。若勿（不是）

伊说求佛祖，何有今日这衬机（事情）”。叙述

人在这里没有一丝对无辜生命的尊重，有的就是

完全支持柳知府为达到报复目的的没有人性的行

为。须知，在《洪大巡》和《香菜根》中，洪巡

按都还会因张英杀死无辜婢女而奏部罢职，到了

《柳知府》叙述人这里，甚至连基本人性、人权

都不顾及了！

卷三说到柳爷设计，对夫人说要做生日，届

时大宴宾朋，要定做了六尺高的大酒桶，准备以

后乘机淹死夫人，对于这种恶毒心机，叙述人却

用充满同情语调说：“可怜清廉一忠官，却被淫

妇无心肝。辱得家声真出丑，这般掠（抓）伊丧

黄泉”，意思就是曾氏辱没柳知府家风，带累清

廉忠官杀人，真是该死。

更有甚者，为了加强柳知府杀奸的正当性，

歌册甚至增添了奸夫淫妇多次妄图谋害柳知府一

系列情节，卷三写柳知府回来后，身体不舒服，

曾氏假装为夫求佛，又来到绍安寺找妙师商量，

想做长久夫妻，除掉柳岳钦，妙师交毒药让她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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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丈夫，她听从了。叙述人然后跳出来说“贱妇

甚是毒心肝，身居诰命个夫人，福份亦是不非

轻。情愿夫人不欲做，兑（和）个和尚去偷淫。

还欲毒死亲夫君，真是越理共越伦”。

叙述人塑造柳知府这一人物时，是把他作为

受害者和道义者的形象加以塑造的，一边倒的赞

赏和辩护，却与这一人物的心地偏狭、手段毒辣

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歌册一方面体察入微地、津津有味地叙述两

性相吸、两情相悦，曲尽人情、人性，另一方面

却时时跳到前台大加指责和批判；一方面写尽柳

知府的狭隘、恶毒、双手沾满鲜血，另一方面又

竭尽全力为之辩护，为之叫好。叙述声音的高度

凸现，复调式叙述方式贯穿全书始终。归根结

底，这主要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有关。作者应该

是深有阅历的中老年人，对人情人性的观察非常

深刻，但封建伦理之大防始终横碍胸中，写的又

是专为闺中妇女唱读的歌册，具有女德教化的功

能，而故事本身又带有强烈的畸恋色彩，总不能

“教坏”良家闺女？为了防微杜渐，关键时刻总

要跳出来。曲尽人情人性，是叙述人不自觉地出

卖了他的诚实，向读者表明男女私情真的“是这

样”；批判和谴责，则是其警醒过来后站稳道德

立场，说“这不行！”这种观念上的矛盾对立，

是造成作品复调式叙述方式的原因。

（二）意义

作为民间文学，潮州歌册大部分作品其题材

内容不外乎诸如历史演义、才子佳人、风花雪

月，结构上的大团圆结局，主人公一般都是正面

形象等，听久了未免“审美疲劳”。而《柳知

府》写的是偷情杀奸的悲剧故事，对于主要以在

家中做女工做家务为主业的潮汕妇女来说，几乎

等于在窥探偷情隐私，其内容无疑新鲜奇特，耸

人耳目。《柳知府》先后由两个书商出版发行，

正说明它受到欢迎，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它所

反映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内容等，必然在民间

得到广泛的认同。歌册从这方面上说具有社会

学、民俗学上的认识意义。

19世纪上半叶之前，潮汕仍属内陆型农业文

化，思想意识的核心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贞

节牌坊林立。随着 1860 年汕头开埠，西方文化

直接输入，尤其是大批华侨出洋，在异国接受西

方文化的濡染又同时折射回故土，潮汕社会风气

渐开。然而潮汕文化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影响“多

属饮食、服饰、建筑、用具、时尚等，深层的伦

理观念、价值观念、文化心态等却鲜为所触动”［14］，
诸如男尊女卑、男外女内、女子无才便是德、万

恶淫为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思想依然顽

固保守。《柳知府》的创作，大概想以这个传闻

作为一个“负面”事例来宣扬女德教化，一方面

本着人情之常，不自觉地加以真实细致的叙写，

一方面从封建伦理道德角度完全不能容忍，大加

鞭挞。歌册结尾处叙述人仍然不忘谆谆告诫：

“可恨曾氏这贱人，夫人不做想偷淫，欲害夫婿

害自己，劝人勿学伊一身。……淫字切切不可

做，自然降福无衬端（祸事）！”从这一角度上

说，这正是当时世纪之交、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

诸如感性与理性、进步与落后、自然人性与封建

伦理等矛盾对抗与交织心态的客观反映。而从歌

册对柳知府这么一个亲手杀人、借刀杀人的严重

犯法者，安排其没有得到任何惩处、衣锦还乡的

结局上看，重门风、道德重于法律的这种落后的

思想观念，在民间依然占据上风。

其次，潮汕自古佛风鼎盛，民间信仰风行，

在歌册中也多有反映，但《柳知府》所写的寿安

寺僧人众多，武艺高强，囚禁强奸妇女，作为寺

院恶势力欺霸一方，却并非实情。潮汕佛教自清

代至民国，气运已极为衰落，除个别人外，出家

人素质普遍低下，既不知佛教经律论为何物，又

视戒律为无物；民间习武普遍，僧人间有学武

者，例如道勤［15］，纯鉴［16］等，但团伙性的恃强凌

弱、作奸犯科则所未闻，反而是寺院作为弱势的一

方往往受到豪强的欺压，例如，即便是粤东首刹

开元寺的寺田和寺产都持续受到豪右的侵夺［17］。
歌册所写寿安寺聚众作恶，以武拒捕，除受到明

清话本小说影响外，只能说明近代民众对佛风衰

微、戒律废驰的普通现象的反感和批判。

再次，从文学上《柳知府》也能给后世作家

创作上提供启迪，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把一个

本只能流于市井窃窃私语而见不得光的故事具体

化和公开化，牵涉到一个关乎贞节观念的道德教

化的敏感问题，对于歌册作者来说这构成一个较

大的挑战。

例如如何对待性描写？性描写在明清世情小

说非常普遍，被看作是表现自然人性，追求个性

解放，以及对“存天理灭人欲”教条的反动，这

些观点不能说没有合理性，适度的性描写也无伤

大雅。但一些末流小说的确存在着为满足某些读

·· 11



者好奇、窥淫、宣泄等低级趣味而大肆渲染，导

致色情泛滥成灾的不良现象，这自然走向严肃文

学的反面。从《柳知府》的选材和来源上看，性

描写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叙述总是毫无疑问

地建构出一群听众……一部产生于别的时代和别

的地区的作品通常都表明它有一个不同的观众

群，这个观众群体认可某些标准”［18］，正因为潮

州歌册作为女性读者群的女德教育等“标准”的

潜在限定，作者只能作相应灵活的艺术处理，做

到在完全不涉及性描写的情况下，却能展现了在

观念禁锢保守的社会状态下人的性压抑，表现了

蓬勃旺盛的自然人欲，做到源于情色却不色情，

颇得“语不涉性，尽得风流”之旨，在艺术上不

得不说是比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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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ique Folk Narrative Text from a Century Ago
——The Story and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Chaozhou Songbook Complete Song of Magistrate Liu of Chaozhou

ZHENG Qun-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Abstract：Chaozhou songbooks are a special form of local folk art and folk literature in China，
with feminine culture as its greatest feature．The story of the Complete Song of Magistrate Liu of Cha⁃
ozhou is based on the reference and adaptation of a vernacular novel of the Ming Dynasty，which em⁃
bodies a local rumor in Chaozhou． It is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novel in terms of characterization
and plot arrangement. There are two main narrative features：one is the high prominence of narrative
voice；the other is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This songbook has the cognitive significance of sociology
and folklore and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Key words：Chaozhou songbooks；Complete Song of Magistrate Liu of Chaozhou；Xiangcaigen’s
Rape of A Noblewoman in Disguise；narrative voice；polyphonic na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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